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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找到郭兴08

03 久别重逢

两个姑娘得救了，贾勋的两只手已
是鲜血淋漓。后来，两个姑娘专门到牙
庄贾勋家谢恩，长跪不起，要做贾勋的
小老婆。贾勋坚决不同意，她们就做了
贾母的干闺女。这就是赵沟那户人家
叫贾勋“恩人”的原因，也是赵玲称呼贾
勋“恩公”的原因。

被贾仁叫作虎爷的，是贾虎三，曾
跟随贾勋打老日，年龄比贾勋大，辈分
也比贾勋高，人称二爷，但胆子很小。
二爷曾在贾勋家打工，当时分打长工、
打短工，二爷打的可能是短工。有一次

出粪——把牲口圈的粪往外担的时候，
门口较窄，粪筐碰到贾勋的女婿，女婿
骂道：“你找死！”二爷放下粪筐，就去找
贾勋，说：“勋，我在你家干不成了，我得
走！”贾勋问明情况，让手下把女婿绑到
树上，用鞭子抽打，把女婿打得哭爹叫
娘，也不讲辈分了，对贾勋喊着“爷，饶
命！”贾勋说：“虎三是我叔，也是你叔，你
敢咒他死！我看是你不想活了吧？”

二爷家穷，贾勋把他叫过去，给了
他一盒大烟（实际上是海洛因，当时也
叫老海，是毒品中的上等品），贾勋说：

“虎三叔拿去换钱吧。”过了几天，二爷
找到贾勋说：“贾仁买了我的烟，要了几
次都不给钱，还说是假的！”贾仁回来过
夜，贾勋的手下包围了贾仁的家。结果
是贾仁不但掏了大烟钱，还交还了贾勋
送给他的30条枪。

话说杨春几天后回到县城，见到了
贾勋，送还了匕首。

杨春说：“真难找。郭兴见到这匕
首，就问，是贾勋叫你来的？我说勋哥
要我来打探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刺杀那
个日本女人。郭兴摸着匕首说，日军
将领中凡是有本土亲属来中国探亲
的，都由日军特高科安排。但是，从内
部消息和沿途迹象看，这个日本女人的
护送级别与众不同。至于为什么不同，
他们也没搞清楚，但直觉是杀了这个日
本女人，可能比杀一个日军将官的价值
还要大。”

“你投靠日本人，好像在郭兴意料
之中。”杨春看着贾勋说。

贾勋不置可否。
杨春又问：“你为什么要投靠日

本人？”
贾勋看着杨春，反问：“那你为什么

还跟着我？”
杨春欲言又止。
贾勋收起匕首，说：“从今天起，你

保护梅子，一是不能让她受到伤害，二
是搞清楚她来偃师的目的。”

杨春指着自己的鼻子，又指着窗
外，说：“让我去保护她？那你咋办？”

贾勋挥挥手：“别管那么多，你现在
就去找她。”

杨春来到日军司令部，看见梅子正
百无聊赖地在院子里踢着石子。杨春
走过去，问：“你是梅子？”

“是呀！”
“贾司令让我来保护你。”
“你是杨春？你会什么？”
这时，梅协与木村正从司令部出

来，听见对话，摆手让他俩进来。梅子
说：“这是勋哥给我找的保护人，瘦得跟
猴一样，咋能保护我？”

杨春看看梅协，轻声问梅子：“这是
你哥？司令官？武大郎吧？！”

“哼！”梅子哼了一声。
梅协也没听清杨春嘟囔的啥，看着

杨春，说：“梅子刚才问你，你会什么？”
杨春一本正经地回答：“报告太君，

我会的不多，但有两下子还可以。”说着
掏出四把小刀：“你墙上面的四个字，我
能一下子全部扎中！”

梅协背后的墙上，有四个大字：武
运长久。

杨春说完，一扬手四把刀子飞了出
去，分别扎在每个大字正中。

梅协吓出一身冷汗，梅子欢呼雀
跃，拍手叫好。

梅协稳定了一下情绪，又问：“那另
一下子呢？”

“枪法准！”
梅协抽出自己的手枪，递给杨春，

说：“出去打！”
到了院子当中，杨春东瞅瞅西看

看，感觉打啥都没有打太阳旗解恨，这
时院子里槐树上落了几只麻雀（偃师话
叫“小虫儿”），杨春瞄都不瞄，抬手就扣
动扳机，啪的一声响过，树上一只麻雀
应声落地。

梅子心服口服。
夏天的脚步很快，这不，也就半个

月的工夫，山上山下、平原丘陵，金黄的
麦子摇头晃脑地等待收割。

在偃师县城日军司令部里，梅协召
集军事会议，进行作战部署。梅协在会
议桌的北头面南而坐，木村等日军军佐
与贾勋等皇协军军官分别坐在会议桌
的两侧。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感受到老者那边瞟来防贼似的目
光，曾毅干脆躺倒了蒙头大睡，眼不见
心不烦。

下午3点多的时候，车厢的广播里
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亲爱的旅客朋
友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荣城站已经到
了，感谢您的乘坐……”

曾毅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木头
箱子，顺着人流下了火车。

那老者一路上都在提防曾毅，却始
终太平无事。刚才曾毅取箱子的时候
他注意到，那个木头箱子的造型比较奇

怪，有点像古代医生出诊时随身携带的
那种箱子，这让他心里有点疑惑，难道
是自己误会人家了？

再想起那个年轻人的话，老者不由
得心中一紧。低头看了看正在铺位上
熟睡的孙子，他想叫住那年轻人再问一
问，谁知一眨眼的工夫，对方就没影了。

一辆挂着军牌的豪华越野车缓缓
分开人群驶上了月台，从车里下来一位
30岁左右的美妇人，她雍容华贵，戴着
超大的太阳镜，看到老者，她喊了一声

“爸”，然后快步上前：“都说让您别坐火
车来，偏不听！熬这么大半天，就是我
们年轻人也会有些扛不住的。”

老者笑着：“我晕车的老毛病，你又
不是不知道，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还是
坐火车好，又稳当又安全。行了，先把
孩子抱上车吧。”

美妇人看到自己的孩子，脸上洋溢
出幸福和满足，可惜两个小孩此刻睡得
很熟，她不忍心叫醒他们，就在两人脸上
各亲了一口，小心抱起放在了车后座上。

等老者坐上车，美妇人说：“车窗就
开着吧。”

“关上。孩子们正在睡觉呢，别再
受凉了。”老者晕车，但还不至于那么
脆弱。

车子开起来后，美妇人关切地问
道：“心儿现在是什么情况？”

“吃饭总是吐，晚上睡着了不停地
打冷战。疗养院那边的医生治老年病

还行，但对小儿病没什么好办法，到现
在也没查出病因来。”

美妇人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女
儿，脸上露出担忧之色：“我已经联系了
京城九○一医院最好的儿科教授，明天
一早就去看。”

老者点点头，然后不再说话，大概
怕惊醒了孩子。当车子从站前广场穿
过的时候，老者还是忍不住向熙熙攘攘
的人流望去，希望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
身影。

“爸，你要找人吗？”美妇人问道。
老者摇了摇头，收回目光。
邵海波站在门诊大楼的下面，望穿

秋水地盯着远处，三年多没见了，也不
知道曾毅这小子长成什么样了。

邵海波小时候家里很穷，初中毕业
后，他就被父母送到镇上曾老爷子那里
学习中医，以图日后有个安身立命的手
艺。后来曾老爷子看他勤奋上进，是个
有志气的人，就资助他继续求学，直到
大学毕业。

大学期间，邵海波学的是中医。但
考虑到眼下中医前途暗淡，他就通过自
学，拿到了中医和西医双学位，后来又
顺利考上西医临床的研究生。毕业之
后，他被分配到南江省人民医院，经过
几年打拼，如今已经是消化科的主任医
师，在南江省卫生界也算小有名气。

这些年来，邵海波心里一直都记着
曾老爷子的恩情。他想报答，可没等到

他出人头地，曾老爷子就驾鹤西去了，这
便成了邵海波的一块心病。

曾老爷子只有一个独孙，就是曾
毅。在世人的眼中，医生是越老越靠
谱，曾老爷子去世的时候，曾毅才10多
岁，根本无法支撑起自家的诊所。他索
性关掉诊所，到外地求学去了，他四处游
历，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

上个月曾毅大学毕业，邵海波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把曾毅弄进省人民医院，
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也算是对死去的
曾老爷子有一个交代。

一辆出租车驶进医院，停稳之后，
邵海波就看到了曾毅的身影。

曾毅比过去长高了很多，有将近
1.8米的样子，或许是长期受曾老爷子
熏陶的缘故，这小子身上也有那么一股
仙风道骨的味道，明明就站在你的眼
前，却让你感觉到缥缈悠远。

“小毅，哈哈哈……”邵海波很激
动，一路大叫着小跑过去，上前就是一
个拥抱，说道：“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曾毅也非常高兴，他还给邵海波一
个更有力的拥抱：“师哥你发福了，要不
是你喊我，我还真不敢认你了。”

“过了几天好日子，能不发福吗。”
邵海波上下打量着曾毅，心里有些酸楚
地说：“师哥惭愧啊，这些年让你一个人
在外漂泊，肯定吃了不少苦！”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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